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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经典名方的山茱萸本草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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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茱萸作为临床常用中药，具有补益肝肾，收涩固脱之效。鉴于历代医药学家对山茱萸药用部位颇有争议，笔者

通过查阅历代本草、医学典籍，结合现代相关文献、标准等资料，对山茱萸名称、基原、产地变迁及品质、药用部位、

采收加工及炮制、性味功效、用法用量等内容进行本草学考证，为确保含有山茱萸的经典名方能够精准用药以及为进一

步开发利用提供参考。经考证可知，山茱萸从古至今来源为山茱萸科植物山茱萸 Cornus officinalis Sieb.et Zucc.，最早产

于山东、陕西一带，后延伸至河南、浙江等地大量栽培，现商品多以浙江所产品质为佳。山茱萸最初应是以全果实入药，

但由于“核能滑精”说的影响致使山萸肉(去核之果肉)成了历代主流品规，但在临床实际应用中，2 种规格均存在，应根

据患者类型辨证使用。山茱萸在历代本草、医学典籍中记载的炮制方法也较多，但主流品种为山茱萸生品和酒萸肉。此

外，山茱萸性味也从最初“味酸，平、微温无毒”演变为“味酸、涩，性微温”，历代用药剂量更是与药典规定的剂量范

围出入较大，建议临床医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根据患者及病证类型，选择合适的经方剂量，以最大限度保证山茱

萸应有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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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ni Fructus, as a commonly used Chinese materia medica in clinical practice, has the efficacy of tonifying and 
replenishing the liver and kidney as well as stopping collapse with astringent therapy. Given the controversy among medical 
experts through the ages over its medicinal parts, the author conducted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name, origin, changes in 
producing areas and quality, medicinal parts, collecting, harvesting and processing, natures, tastes, efficacy, usage and dosage of 
Corni Fructus by consulting materia medica and medical classics of past ages, and combining relevant modern literature and 
standards, to ensure the precision medication of classic formulas containing it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textual research,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Corni Fructus has originated from Cornus officinalis 
Sieb.et Zucc. since ancient times. It was first produced in Shandong and Shaanxi, and later extended to Henan, Zhejiang, and 
other places for large-scale cultivation. Currently, the quality of products produced in Zhejiang is recommended. Initially, the 
whole fruit of Corni Fructus was used for medicine, bu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core causes spontaneous seminal emission” 
theory, the flesh of Corni Fructus(flesh with removing the core from the fruit)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product standard 
throughout the ages. However, in clinical practice, both specifications exist and should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patient types. There are also many processing methods for Corni Fructus recorded in materia medica and 
medical classics of past ages, but the mainstream processing varieties are raw medicinal materials of Corni Fructus and flesh of 
Corni Fructus processed by wine. In terms of the properties and flavors of Corni Fructus, initially priority have been given to 
“taste sour, mild, lukewarm without toxicity in nature”, now have been switched to “taste sour, astringent, lukewarm in nature”. 
Moreover, its dosage range of medication of past ages varies greatly from that specified in the pharmacopoeia. It is recommended 
that clinical doctors choose the appropriate dosage recorded in classic prescriptions according to the patient and disease type, as 
conditions permit, to maximiz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Corni Fructus. 
KEYWORDS: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 Corni Fructus; herbal textual research; name; origin; medicinal parts;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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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名方通常是指被历代中医药经典古籍文

献所收载，并且备受古今医家所推崇，且经过大量

临床实践验证疗效十分确切，具有明显特色与优

势，目前仍广泛应用的中医方剂，一般是指清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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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前医学典籍所记载的方剂[1-2]。山茱萸作为临

床常用中药之一，药用历史悠久，在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的第 1 批 100
首古代经典名方目录中，运用山茱萸的方剂仅有 2
首，即地黄饮子与固阴煎。尽管如此，但并不影响

山茱萸在临床的药用地位。历代医学典籍中许多经

典名方对山茱萸都多有应用，尤其地黄丸系列方

剂。鉴于此，本研究将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脉

络，重新梳理山茱萸历代本草文献，对山茱萸药用

历史沿革及相关内容进行本草学考证，同时结合现

代化学成分研究对经典名方中山茱萸药用部位给

出合理化建议，以确保经典名方能够精准用药，为

经典名方的进一步开发和研究应用提供参考。 
1  名称考证  

《说文解字》云：“茱萸，茮属。”西晋周处

在《风土记》中载：“茱萸，椒也。”同时指出茱

萸又名“越椒”或“艾子”[3-7]。《辞海》“茱萸”

条谓：“植物名，有浓烈香味，可入药。[8]”由此

可见，茱萸为一种类似椒类的植物。就其名称释

义而言，祁振声[9]在对古本草中“茱萸”的“同名

异物”和“同物异名”进行考证辨析时认为，“朱”

应释为“红色”，“臾”系古代坛、罐之类的瓦器。

“朱臾”是以果实的颜色和形状命名的，因其植

物属性，后才加“艹”头为“茱萸”。山茱萸因生

于山谷之中，故名山茱萸。 
山茱萸入药最早见于东汉时期《神农本草

经》，列为中品，谓“山茱萸，味酸，平，无毒……

生山谷 ，一名蜀枣。[10]”可见此时期山茱萸又称

蜀枣，二者同属一物。除此之外，山茱萸在历代

本草中还可见诸多别名，如魏晋时期《吴普本草》

在草木类山茱萸项下谓：“一名实，一名鼠矢，一

名鸡足。”成书于汉末的《名医别录》是秦汉医家

对《神农本草经》所载药物的补充，其在山茱萸

项下载：“一名鸡足，一名思益，一名鬾实。”后

唐时期，侯宁极于天成年间(公元 926—929 年)根
据唐代文人利用药物的某些记载，“尽出新意，考

立别名”，将药材正名变成鲜为人知的文字隐语之

习俗而撰成《药谱》一书，又名《药名谱》，其中

将山茱萸称为“汤主”，该书所载异名反映药性特

征而罕见于方书。北宋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

六味地黄丸项下言山萸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

中谓：“山茱萸，本经一名蜀酸枣，今人呼为肉枣，

皆象形也。”朱橚在《救荒本草》中谓：“实枣儿

树，本草名山茱萸……”；清代罗国纲所著《会约

医镜》称其为枣皮，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

简称其为萸肉；到了现代，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药

物研究所科技人员共同编著的《新华本草纲要》

称其为红枣皮、《四川中药志》称之为药枣等[11]。

《本草释名考订》载：“山茱萸……核果椭圆形，

无毛，成熟时红色，形、色均似小枣，故有诸枣

名。入药用果肉，因称萸肉、山萸肉。果肉干燥

后多呈干瘪皱缩状，形似果皮，遂有枣皮之称。[12]”

总之，关于山茱萸的别名，历代医药典籍相传甚

多，但医家多不采用，大多都沿用传统正名山茱

萸，在这众多别名中，真正用于临床处方的也只

有山萸肉和枣皮，至今此二者还在广为流传。 
2  基原考证  

山茱萸入药始载成书于秦汉时期的中国第一

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该书总结了汉代以

前的药物知识，详细记载了山茱萸的性味功效与

主治，但并未对山茱萸植物形态进行描述，只言

其生山谷。后世本草在此基础上，除了丰富其药

性理论方面的知识外，对其植物形态也做了相应

的描述。如成书于魏晋时期的《吴普本草》，又称

《吴氏本草》，为魏以前药性研究之汇总，书中描

述山茱萸为：“叶如梅，有刺毛，二月花如杏，四

月实如酸枣赤，五月采实。” 
南北朝时期，梁代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

中称：“出近道诸山中，大树，子初熟未干赤色，

如胡颓子，亦可啖。既干，皮甚薄。”唐《新修本

草》全文录著了《本草经集注》的内容，对山茱

萸的植物形态描述并没有过多记载。 
宋代苏颂在《本草图经》(又名《图经本草》)

中载：“今海州亦有之。木高丈余，叶似榆，花白；

子初熟未干，赤色，似胡颓子，有核；亦可啖，

既干，皮甚薄。九月十月采实，阴干。吴普云：

一名鼠矢，叶如梅，有刺毛，二月花如杏，四月

实如酸枣，赤，五月采实，与此小异也。[13]”该

书不仅对山茱萸植物形态进行了描述，同时还附有

海州山茱萸和兖州山茱萸药图，见图 1A，成为后

世本草图说的范本。1108 年，北宋后期蜀医唐慎微

在此书基础上校订增补编成本草、图经合一的《经

史证类备急本草》一书，简称《证类本草》[14]，书

中详细总结了前人在本草著作中对山茱萸的记载

内容，并附有山茱萸植物形态图，见图 1B。该书

所附山茱萸植株图与《本草图经》所附大体一致，

应是借鉴《本草图经》而来。1116 年，即政和六

年，寇宗奭根据自己观察实物和医疗实际经验撰成

《本草衍义》一书，在山茱萸项下云：“山茱萸，

与吴茱萸甚不相类。山茱萸色红，大如枸杞子。[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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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朱橚在《救荒本草》中描述山茱萸为：“实

枣儿树，本草名山茱萸……木高丈余叶似榆叶而

宽稍圆，纹脉微粗，开淡黄白色花，结实似酸枣

大微长两头尖稍，色赤，既干则皮薄味酸[15]”，见

图 1C，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山茱萸原植

物形态的描述也沿用了历代本草所言。 
清乾隆五十四年，即 1789 年，吴继志在所撰

《质问本草》[16]中描述山茱萸为：“木高丈许，初

春开花，生叶，结实……此一种，辨其实，即中

国之山茱萸也。”该书所载药物均为作者亲自采

集、写生、绘图，广泛咨询老药工、药农，并经

反复鉴定后入编。因此，该书所载山茱萸植株图

谱具有一定的精确性和准确性，见图 1D。同时，

在描述山茱萸植物形态时，吴氏还指出“书载二

月开花如杏，四月实酸枣赤色，五月采之，第其

叶如梅有刺，与此图稍别，并非初春开花，生叶

结实，如是快也。祈再体认精切，以便通用。”由

此可见，吴继志认为《吴普本草》所描述之山茱

萸并非今之山茱萸科山茱萸。后吴其濬于 1848 年

编撰《植物名实图考》[17]，作为植物学方面科学

价值较高的名著，也是考证药用植物的重要典籍，

书中也附有精确的山茱萸植株图谱，见图 1E，在

某种程度上与历代本草也保持了一致性。 
综上所述，通过仔细研读与分析比较，除《吴

普本草》记载的山茱萸植物形态和采收期与后世

本草略有出入外，上述历代本草所载山茱萸均与

现代《全国中草药汇编》和《中华本草》[18-19]所

收载山茱萸植物形态描述相一致，应为同一物种，

即山茱萸科植物山茱萸 Cornus officinalis Sieb.et 
Zucc．，见图 2~3。中国药典 2020 年版一部亦收载

山 茱 萸 来 源 为 山 茱 萸 科 植 物 山 茱 萸  Cornus 
officinalis Sieb.et Zucc.的干燥成熟果肉。秋末冬初

果皮变红时采收果实，用文火烘或置沸水中略烫

后，及时除去果核，干燥。味酸、涩，性微温，

归肝、肾经，具有补益肝肾，收涩固脱之效，用

于眩晕耳鸣，腰膝酸痛，阳痿遗精，遗尿尿频，

崩漏带下，大汗虚脱，内热消渴等症，其植株与

药材见图 4~5[20-22]。由此可见，山茱萸药用在基原

方面从古至今是一脉相承的，并没有随着历史的

变迁而发生变化。 
 

 
 

图 1  历代本草所附山茱萸植物形态图 
A−图经本草；B−证类本草；C−救荒本草；D−质问本草；E−植物名实图考。 
Fig. 1  Corni Fructus plant morphology map attached to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s in past dynasties 
A−Chinese materia medica; B−Classified Materia Medica; C−Herbal for Relief of Famines; D−Questioning Materia Medica; E−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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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国中草药汇编》所附山茱萸植物形态图 
Fig. 2  Corni Fructus plant morphology map attached to 
Nat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ompilation 
 

 
 

图 3  《中华本草》山茱萸与川鄂茱萸植物形态图 
Fig. 3  Plant morphological map of Corni Fructus and 
Cornus chinensis i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图 4  《中国药典中药材及饮片彩色图鉴》山茱萸植株形

态图 
Fig. 4  Plant morphology of Corni Fructus in Chinese 
Pharmacopoeia Color Map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Decoction Pieces 
 

除此之外，在四川、湖北等省以及云南少数民

族地区民间尚有一种被称为野枣皮或山枣皮的物

种 ， 其 来 源 为 山 茱 萸 科 植 物 川 鄂 山 茱 萸

Cornuschinensis Wanger 的干燥成熟果实。该物种资

源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和中南地区，因与山茱萸

同属山茱萸科山茱萸属植物，植物形态甚为近似，

且药用部位相同，时常被不法商家用来充当正品

山茱萸饮片售卖[23-25]。《中国植物志》载川鄂山茱

萸果实成熟时为紫褐色至黑色，《中华本草》载川

鄂山茱萸果实成熟时为黑褐色，且易脱落，不易 

 
 

图 5  《中国中药材真伪鉴别图典》山茱萸果实及药材 
Fig. 5  Fruit and medicinal materials of Corni Fructus in 
Atla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Authenticity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收获，其皮薄又不易去核，故研究利用较少。单

纯从果实成熟后的颜色来看，历代本草均描述山

茱萸果实成熟后“色赤”，即红色，而川鄂山茱萸

果实成熟时为黑褐色，因此，可以断定历代本草

所 收 载 山 茱 萸 基 原 应 为 山 茱 萸 科 植 物 山 茱 萸 
Cornus officinalis Sieb.et Zucc.，并非山茱萸科植物

川鄂山茱萸 Cornus chinensis Wanger。 
3  产地变迁及品质考证 

《神农本草经》作为最早收载山茱萸的本草

学著作，书中并未言明其具体产地，只说生山谷

中。直至魏晋时期，山茱萸才有了明确的产地记

载，此时期山茱萸主产地主要在山东、陕西汉中

等地，且以山东所产为主。唐宋时期，山茱萸产

地逐渐扩展至江苏东北部、陕西西安一带；明清

本草在此基础上又逐渐延伸至河南、浙江一带。

随着山茱萸资源的广泛引种栽培和国家政策的大

力扶持，山茱萸产区逐渐分布至山西、陕西、甘

肃、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河南、湖

南、湖北、四川等省，其中以山西、浙江、河南、

陕西四省为主产区。结果见表 1。 
从表 1 山茱萸产地变迁历史来看，明代以前

山茱萸传统主产区应为山东、陕西两地，宋代江

苏开始种植，明清时期，逐渐在上述产地基础上

延伸至河南、浙江等省。目前，就中国山茱萸资

源分布状况来看，主要集中分布于“两山加一岭” 
地区，即河南省伏牛山、浙江省天目山和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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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历代山茱萸产地变迁表 
Tab. 1  Change table of Corni Fructus origin in past dynasties 

成书年代 出处 产地变迁 古今地名对照 
汉代 《神农本草经》[10] 生山谷  
魏晋 《吴普本草》或《吴氏本草》[11] 或生冤句琅琊，或东海承县 冤句：今山东省曹县西北、菏泽一带；琅琊：今

山东省诸城；东海承县：即东海郡承县，今山

东省枣庄市峄城区 
 《名医别录》[11] 生汉中山谷及琅琊冤句，东海承县 汉中：今陕西省汉中市 
南北朝 《本草经集注》[11] 出近道诸山中  
唐代 《新修本草》[11] 生汉中山谷及琅琊、宛朐、东海承县。今出近道

诸山中 
宛朐：今山东省菏泽市西南一带 

 《千金翼方》 关内道华州 今陕西省华县、华阴市并含潼关县地、渭南市临

渭区北部 
宋代 《太平御览》[26] 《建康记》曰，建康出山茱萸；《范子计然》曰，

山茱萸出三辅 
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一带；三辅：今陕西省西

安市一带 
 《图经本草》[13] 山茱萸生汉中山谷及琅琊、冤句，东海、承县。

今海州亦有之 
东海：今山东临沂市南部与江苏东北部一带；海

州：今江苏省东海县 
 《证类本草》[14] 生汉中山谷及琅琊、冤句、东海承县  
明代 《救荒本草》[15] 今钧州、密县山谷中亦有之 钧州：今河南省禹州、新郑两市一带；密县：今

河南省新密市东南一带 
 《本草纲目》[27] 今海州、兖州亦有之[26] 兖州：即峄县，今山东省峄城区 
清代 《质问本草》[16] 生浙中承县山谷 浙中：今浙江金华、衢州、丽水一带 
现代 《全国中草药汇编》[18] 分布于山西、陕西、山东、安徽、浙江、河南、

四川等省 
 

 《中华本草》[19] 分布于山西、陕西、甘肃、山东、江苏、安徽、

浙江、江西、河南、湖南。四川有引种栽培 
 

 

秦岭山脉一带。其中河南省西峡县为山茱萸产出

量全国之最，其所产山茱萸量约占全国市场的

80%，浙江省所产山茱萸品质最好，以“杭萸肉”

“淳萸肉”品质为佳。淳安县也因悠久的中药材

种植与交易历史，被誉为“山茱萸之乡”[28-29]。 
关于山茱萸的品质评价研究，传统经验认为

“以肉厚、质柔软、色紫红者为佳”。在国家颁布

的《七十六种药材商品规格标准》中，对山茱萸

仅有统货、干货的规定，即果肉呈不规则的片状

或囊状。表面鲜红、紫红色至暗红色，皱缩、有

光泽。味酸涩。果核≤3%。无杂质、虫蛀、霉变。

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中的中药材商品规格等

级根据山茱萸的表面色泽及杂质限量将山茱萸分

为 4 个等级，见表 2。 
 

表 2  山茱萸商品规格等级 
Tab. 2  Corni Fructus commodity specification grade 

等级 表面色泽 杂质限量要求/%

一等 表面鲜红色，有光泽，暗红色≤10%  ≤1 
二等 表面暗红色，有光泽，红褐色≤15%  ≤3 
三等 表面红褐色，有光泽，黑色≤15%  ≤3 
四等 表面黑色 ≤3 

 

从上述山茱萸商品规格等级的分类标准来

看，不管是国家标准还是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

准，对于山茱萸的品质评价研究都是以感官要求

作为主导方向，缺乏一定的科学性，但随着山茱

萸种植环境和生态的变化，现有的标准已不能完

全满足市场对山茱萸品质的评价需求，因此，在

实际工作过程中，更应该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建立一套以传统经验鉴别为参考，涵盖药材外观

性状、指标性化学成分以及生物活性的山茱萸品

质评价体系，从而在此基础上制订出新的山茱萸

商品规格等级分类标准。 
4  药用部位考证 

关于山茱萸的药用部位，古往今来素有争议。

虽然在古本草中历代医家多有述说，皆言“九月

或十月采其实，阴干”，但关键在于果核的取舍问

题。尽管现代学者[30-35]也曾就此进行过本草考证，

可结果仍旧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 
山茱萸“合核”之说最早见于梁代陶弘景所

著的《本草经集注》，其中明确提及：“(山茱萸) 既

干，皮甚薄，当合核为用尔。”此观点一直延续至 
宋代《图经本草》，云：“九月十月采实，阴干……

旧说当合核为用。”南宋许叔微《普济本事方》中，

凡使山茱萸，脚注多为“连核”使用[29]。由官方

出面主持、陈师文等编撰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也记载：“山茱萸，凡使先须捣碎焙干用，或只合

核使亦得。”可见陶氏“合核为用”的观点也得到

了宋代官方的认可。再者，陶氏在《本草经集注》

序录中还指出“凡汤中用完物,皆擘破，干枣、栀

子、栝楼之类是也。用细核物，亦打破(碎)，山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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萸、五味子、蕤核、决明子之类是也。[32]”这一

观点也被后世沿用，如唐代孙思邈主张山茱萸入

汤药应“打破”使用，不必去核，至宋代《重修

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中也得到了进一步印证。

由此表明，山茱萸自秦汉时期至宋代均以果实入

药，且连核使用较为普遍。 
山茱萸“去核”之说始见于南北朝刘宋时期

《雷公炮制论》“核能滑精”之说，曰：“凡使山

茱萸，以酒润，去核取皮……其核能滑精，不可

服。”而在《雷公炮炙药性解》中却只言及：“山

茱萸，去梗用”，并未提及去核。后世本草在论及

山茱萸炮制或修事时多以《雷公炮制论》为参考，

以致现行版药典也以山茱萸去核作为入药标准。

关于雷斅所言“核能滑精”说，北宋时期科学家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指出：“山茱萸能补骨髓者，

取其核温涩能秘精气……今人或削取肉用，而弃

之核，大非古人之意。如此皆近穿凿。若用《本

草》中主疗，只当依本说。”由此可以看出，此时

期山茱萸入药可能存在 2 种情况，一种是连核使

用称为“山茱萸”，一种是去核使用称为“山萸肉”，

这一点可在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六味地黄丸组

方中得到印证，但沈括却认为山茱萸去核使用有

违古人之意，因核能秘精气故主张应连核使用。

清代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也指出，《渑

水燕谈录》中也继承了沈括这一观点。后名医张

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也对“核能滑精”

之说提出了质疑。冯冬兰[35]对山茱萸“合核”入

药进行本草考证时在上述文献基础上也曾指出

《医学说约》中记载：“一云核味涩，遗精者连

用。”同时还指出古今文献资料中并没有山茱萸

“核能滑精”的临床记载和科学依据，相反却可

见戴亚明、王寿春等[36-37]使用山茱萸核能有效治

疗滑精的临床医案报道。由此表明，山茱萸“核

能滑精”之说并无充分的理论依据，至于其功用

究竟是“滑精”还是“涩精”，尚需进一步研究。 
此外，闫清雅等[38-39]在对中医妇科经典传世

之作《傅青主女科》中山茱萸的应用情况进行研

究时指出，该书对山茱萸的表述存在以下几种方

式，即山茱萸、山萸和山萸肉，通过研究分析发

现，山茱萸和山萸为山茱萸合核而用，而山萸肉

为山茱萸去核之用。同时还指出《傅青主女科》

中山茱萸去核与否取决于山茱萸的不同功效。结

合清代吴谦《医宗金鉴》对山茱萸“酒浸蒸捣”

并未提及去核的记载[36]，说明在明末清初时期，

山茱萸“去核”和“合核”2 种情况均存在。 

另一方面，从现代化学成分和药理学的角度

而言，相关研究文献[40-48]表明山茱萸果肉主要含

有环烯醚萜苷类、挥发油、五环三萜酸及其酯类、

多糖类、鞣质、黄酮类以及有机酸类等化学成分，

具有抗菌、抗炎、抗血栓、抗休克、抗氧化和抗

衰老、抗肿瘤、降血糖、免疫抑制、心肌保护、

调节骨代谢、保护神经元、调控视黄醇以及保肝

等药理作用。也有专家学者[49-54]对山茱萸果核化

学成分和药理作用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山茱萸果

核中含有酚类、油脂类、皂苷类、蒽醌类、挥发油

类、香豆素类、环烯醚萜类、氨基酸类、有机酸类

以及鞣质类等多种化学成分，同样具有抗菌、抗炎、

抗氧化、抗衰老、抗疲劳和抗缺氧、抗肿瘤、抗实

验性心律失常、改善心脏功能、降血压、神经保护

和心肌保护等药理作用。易生富[55]通过对比观察

山茱萸果核与果肉的薄层荧光，发现二者所产生

的光环、亮度几无差别，说明化学成分基本一致，

并且通过毒性试验证明果核的毒性比果肉还小，

故建议在使用山茱萸时可不必将其果核除去。由

此可见，山茱萸果肉与果核所含化学成分极为相

似，只是存在含量上的差异，同时二者也具有部

分相同的药理作用，这也从侧面证明古本草中山

茱萸合核而用或打碎入药是存在一定道理的。  
综上所述，对于山茱萸的药用部位“核之去

留”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医药学家争论的热点话

题，但“去核”之说在中医药传承历史过程中占

据了主导地位，直到今天，山茱萸入药的法定标

准仍然以“去核”为基准，但自秦汉至明末清初

时期临床一直存在山茱萸“合核为用”的使用习

惯，也就是说在清代初期以前，山茱萸入药一直

存在 2 种形式，即山茱萸(带核)和山萸肉(山茱萸

去核之果肉)。王爱武等[56]通过对山茱萸古代文献

分析后也指出，历代对山茱萸的使用为“去核”

与“合核”两说并存，同时结合山茱萸现代研究

以及临床使用情况认为今之去核确有不妥，也主

张山茱萸应合核而用。鉴于此，祝之友[57]在对《神

农本草经》药物古今临床应用进行解读时提出了

经方用经药的概念，特意指出山茱萸(连核使用)
和山萸肉(山茱萸去核之果肉)是山茱萸的 2 种不同

品规，传统中医认为山茱萸(连核使用)有非常强的

补肝肾之功效，侧重于大补，但有 4 种人属于特

殊人群，即老年人、产妇、久病体虚之人及儿童，

此类人群证属肝肾阴虚时不能不补但又不能大

补，因此，这 4 种病人在使用山茱萸时应选择平

补之山萸肉(山茱萸去核之果肉，俗称枣皮)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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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从侧面解释了钱乙在治疗小儿囟门不合时选

择山萸肉的缘由。由此可见，在古代经典名方中，

山茱萸均应是以果实入药，合核而用，只不过中

医用药甚是讲究，在临证过程中因人而异。鉴于

上述研究，故个人建议临床医师在应用山茱萸经

方时，在充分辨证的基础上还须根据中医证型辨

别用药人群，选择合适的山茱萸品规，即用于一

般人群大补身体时应选择山茱萸(连核使用)入药，

若针对证属肝肾阴虚型的特殊人群即老年人、产

妇、久病体虚之人及儿童用药时，应选择山萸肉(山
茱萸去核之果肉)以求平补之效，如此方能做到精

准用药，从而达到经方在临床应有的预期效果。 

5  采收加工及炮制考证 
关于山茱萸的采收时节，历代本草多以“九

月十月采实”为准，也有“经霜者质量为佳”的

记载，因此，现代多于霜降至冬至期间进行采收。

山茱萸的加工炮制方法主要分为净制、切制和炮

制。净制因“核能滑精”说大致经历了从汉代最

初的汤洗到盐水洗和从宋代“温水浸良久，取肉

去核”到元代“汤浸去核”和“水洗去核”，再到

明代“酒润去核”至现今“水煮冷浸去核”阶段，

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去核留皮、除杂以作药用。切

制因“合核入药”说主要表现为打破、打碎、捣

碎、制末等；对于山茱萸历代炮制方法演变见表 3。 
 
表 3  山茱萸炮制方法历史沿革[58-66] 

Tab. 3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processing method of Corni Fructus[58-66] 
年代 出处 加工炮制方法 

汉代 《伤寒杂病论》 汤洗 7 遍 
 《金匮玉函经》 不咀 
南北朝 《雷公炮制轮》 取肉皮，缓火熬之方用 
唐代 《备急千金要方》 多打碎 
宋代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①先须捣碎，焙干用；②捣去核，微炒 
 《圣济总录》 ①麸炒；②酒浸取肉；③地黄饮等方剂之山茱萸脚注炒或微炒 
 《苏沈良方》 “炒”、“瓦上出油” 
元代 《世医得效方》 微烧 
 《活幼心书》 酒浸润，蒸透，去核取皮为用 
明代 《普济方》 酒浸良久，取肉，去核 
 《奇效良方》 ①酒浸取肉，焙；②酒浸，蒸透，去柞(核)取皮 
 《外科理例》 去核，酒拌 
 《本草纲目》 酒浸取肉 
 《鲁府禁方》 酒蒸去核 
 《证治准绳》 蒸，去核，取肉制末 
 《宋氏女科秘书》 酒蒸 
 《补增图经节要本草歌括》 去核捶碎，焙感(干) 
 《炮制大法》 酒拌，砂锅上蒸，去核丁 
 《景岳全书》 微炒、酒浸杵膏 
清代 《本草述》 酒拌润去核取皮，酒蒸一柱香，雄羊油炙，盐炒 
 《外科大成》 去核酒浸 
 《握灵本草》 用醋煮服，治疗远年近日小肠疝气 
 《本草备要》 止呕黄连水炒，治疝盐水炒，治血醋炒 
 《良朋汇集》 酒浸一夜，蒸焙干 
 《一草亭目科全书》 ①去核，洗蒸，慢火炒；②去核净，酒洗蒸过，晒干炒 
 《吴鞠通医案》 “酒炒”，“炒炭” 
现代 《中药炮制经验集成》 酒山萸 酒拌 取山茱萸加酒浸闷，阴干 
 酒焙 取山茱萸加黄酒拌匀，用火焙干水气 
 酒蒸 取山茱萸加黄酒拌匀，蒸至酒吸尽转黑色 
 醋山萸 醋蒸 取山茱萸加醋拌匀，蒸上气为度 
 醋拌 取山茱萸加醋闷透 
 蜜山萸 蜜拌 取山茱萸加蜜拌，阴干 
 蜜水蒸 取山茱萸加蜜水拌匀，蒸 3 h，放置 1 夜，晾干 
 盐山萸 取山茱萸加盐水混匀，蒸透为度 
 蒸山萸 取山茱萸蒸 3~4 h 至黑色，晒干或停火闷 12~20 h，再晒干 
 《全国中药炮制规范》 酒山萸肉 取净山萸肉，用黄酒拌匀，待酒被吸尽，装罐内或适宜蒸器内，密闭，放水锅内，用武

火加热，隔水炖或笼屉蒸，至色变黑润，取出干燥 
  蒸山萸肉 取山萸肉，置笼屉或适宜蒸器内，先用武火，待“圆气”后改用文火蒸至外表呈紫黑

色，熄火后闷过夜，取出干燥 
 中国药典 2020 年版 山萸肉 除去杂质和残留果核 
  酒萸肉 取净山萸肉，照酒炖法或酒蒸法炖或蒸至酒吸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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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可知，山茱萸炮制方法从宋代开始便

有了采用辅料的记载，到明清时期更是发展为酒

浸、酒拌、酒蒸、酒浸杵膏、酒焙、醋煮、羊油

炙、盐炒等多种炮制方法，到了现代，中国药典

仅收载山茱萸和酒萸肉 2 个品规，对于山茱萸其

他炮制方法仅见于各地方标准，且以酒制、醋制

和蒸制为主，但临床使用主要还是以山茱萸生品

和酒制山萸肉最为常见。传统中医药理论认为山

茱萸生品敛阴止汗力强，多用于自汗、盗汗、遗

精、遗尿等；蒸制后补肾涩精、固精缩尿力胜，

酒制后借酒力温通，以助药势，同时使其酸性降

低，增强了滋补肝肾的作用。 
6  性味功效考证 

关于山茱萸的性味与功效，历代本草多有记

载。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载：“味酸，平。主

心下邪气，寒热温中，逐寒湿痹，去三虫，久服

轻身。”后《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药性论》

《新修本草》《本草纲目》等后世本草或沿袭而

用，或在此基础上略有丰富，见表 4。 
由表 4 可知，历代本草对山茱萸性味以言“味

酸，平、微温无毒”者居多，谈及“味咸、辛，

大热”者甚少，仅《药性论》一家之言。然清代

至现代多言“酸涩”者，皆因对山茱萸栽培品系

生物学特性的研究。鉴于此，现代谈及山茱萸性

味多以中国药典 2020 年版所载“味酸、涩，性微

温”为主。对于山茱萸功效主治的变迁，历代本

草多以《本草经集注》所载为主，谓：“主心下

邪气，寒热温中，逐寒湿痹，去三虫，肠胃风邪，

寒热，疝瘕，头风，风气去来，鼻塞，目黄，耳

聋，面疱，温中下气，出汗，强阴益精，安五胜，

通九窍，止小便利，明目，久服轻身，强力，长

年。”此种说法综合了魏晋以前本草记载的山茱

萸内容，也成为后世本草记载山茱萸功效主治的

范本，中国药典在此基础上将其功效总结概括为

“补益肝肾，收涩固脱”。然而，现行版中药学

教材却将山茱萸归为收涩药一类，笔者认为不妥，

正如张锡纯所言：“山茱萸，大能收敛元气，振

作精神，固涩滑脱。收涩之中兼具条畅之性，故

又通利九窍，流通血脉，治肝虚自汗，肝虚胁疼

腰疼，肝虚内风萌动，且敛正气而不敛邪气，与

其他酸敛之药不同。”故张锡纯提出“若但视为

收涩之品，则浅之乎视山茱萸矣”。因此，建议

应将山茱萸归为补益类中药。 
7  用法用量考证 

关于山茱萸的用法用量问题，王燕等[67]从历

代医学典籍所记载的山茱萸方剂入手，利用现代

数据库检索方法对山茱萸历代用药剂量进行了考

证，结果发现，汉晋时期对山茱萸的应用较少，

但剂量波动范围较大，多在 10~60 g；唐宋时期多

在 15~40 g，且以宋代散剂为主；宋以后至明清时

期应用较为广泛，多以汤剂为主，且用量达到相

对较高水平，大多都>30 g，自民国以来用量渐趋

稳定，除个别案例外大部分剂量都在 15~40 g 浮

动，平均剂量 31.1 g，而这一剂量也远远高于中国

药典 2020 年版对山茱萸的推荐剂量 6~12 g。故笔

者认为中国药典所规定的山茱萸用药剂量与临床

实际用药剂量存在较大差异，鉴于此，笔者建议

为进一步保证山茱萸应有的临床疗效，各医疗机

构可根据本地区疾病类型以及医生用药习惯，可

在中国药典山茱萸推荐剂量基础上制订出适合本

医疗机构内部使用的山茱萸临床应用指导手册，

为山茱萸量效关系的临床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表 4  历代本草山茱萸性味功效表 
Tab. 4  Effect table of Corni Fructu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s 

成书年代 出处 性味 功效主治 
汉代 《神农本草经》[10] 味酸，平 主心下邪气，寒热温中，逐寒湿痹，去三虫，久服轻身 
魏晋 《名医别录》[11] 微温无毒 主肠胃风邪，寒热，疝瘕，头风，风气去来，鼻塞，目黄，耳聋，面疱，温中下气，

出汗，强阴益精，安五胜，通九窍，止小便利，明目，强力长年 
南北朝 《本草经集注》[11] 味酸，平、微温无毒 主心下邪气，寒热温中，逐寒湿痹，去三虫，肠胃风邪，寒热，疝瘕，头风，风气去

来，鼻塞，目黄，耳聋，面疱，温中下气，出汗，强阴益精，安五胜，通九窍，止

小便利，明目，久服轻身，强力，长年 
唐代 《药性论》[19] 味咸、辛，大热 治脑骨痛，止月水不定，补肾气、兴阳道，添精髓，疗耳鸣，除面上疮，主能发汗，

止老人尿不节 
 《新修本草》[11] 味酸，平、微温无毒 同《本草经集注》 
宋代 《证类本草》[14] 味酸，平、微温无毒 同《本草经集注》 
明代 《本草纲目》[27] 气味酸，平，无毒 止小便利，秘精气 
清代 《本草求真》[19] 味酸，性温而涩 缩小便，秘精气；能暖腰膝及风寒湿痹。鼻塞目黄 
现代 《全国中草药汇编》[18] 酸、涩、微温 补益肝肾，涩精止汗。主治头晕目眩，耳聋，自汗，腰膝酸软，阳痿，遗精，尿频等
 中国药典 2020 年版[20] 味酸、涩，性微温 补益肝肾，收涩固脱。用于眩晕耳鸣，腰膝酸痛，阳痿遗精，遗尿尿频，崩漏带下，

大汗虚脱，内热消渴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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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小结 
经上述考证可知，山茱萸始载于《神农本草

经》，别名甚多，但以山茱萸为正名，来源为山茱

萸科植物山茱萸 Cornus officinalis Sieb．et Zucc．的

干燥成熟果肉，最早产于山东、陕西一带，后延

伸至河南、浙江等地大量栽培，现商品多以浙江

所产“杭萸肉”“淳萸肉”品质为优。山茱萸最初

应是以全果实入药，但由于“核能滑精”说的影

响致使山萸肉(去核之果肉)成了历代主流品规，果

核被弃之不用，但在临床实际应用中，2 种规格均

存在，应根据患者类型辨证使用。山茱萸炮制方

法较多，但主流炮制品种仅有生品和酒萸肉，生

品敛阴止汗力强，经黄酒制后则增强了其滋补肝

肾的作用。山茱萸性味也从最初“味酸，平、微

温无毒”为主演变为如今药典所载的“味酸、涩，

性微温”，功效更是被提炼总结为“补益肝肾，收

涩固脱”。其历代用药剂量虽然与现行版药典规定

剂量范围出入较大，但建议临床医生在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应根据患者及病证类型，选择合适的

剂量，以最大限度保证山茱萸应有的临床疗效。 
综上，对于山茱萸在临床经方中的使用，一

定要在采收适时，加工适度，炮制适用的基础上，

做到辨证施药，精准用药，选择合适的规格与炮

制品种，以达到经方用经药的目的，这样才能进

一步保证古代经典名方在临床发挥应有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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